
冯 玉 祥
音乐爱好者 古筝演奏家

李 士 钊

冯玉祥先生一八八二年生于河北保定
。

是中国近

代民主革命史上杰出的爱国民主将军
。

很多人都知道
冯玉样先生在军书旁午之余

,

能写文章
、

能作诗
、

会
画画

,

能写隶书
,

会唱歌 从清末民初的军歌
,

爱国

歌曲
,

太山民歌和抗战歌曲
,

还会打拳等技能
,

却很

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能演奏民族乐器古筝的名手
。

一九 四六年一 月十三 日
,

重庆天风琴社在菜园坝
往下去的扬子江岸

,

靠近南纪门的一所 旧式的庭院中
开成立大会

,

事先我和杨大钧同志
,

曾专程到歇台子

邀请冯玉祥先生
,

出席这次古琴界名家的《雅集 》
,

他

欣然的答应并准时到场了
。

出席那次大会的有 今虞
琴社的古琴家徐元 白先生夫妇和程午嘉

、

杨大钧
。

当

时荷兰王 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高洛佩和他的中国

籍夫人水女士
。

高洛佩是一位荷兰汉学家
,

在中国住

过多年
,

学习中国的历史和语言都有相当成就
。

他能

说道地的北京方言
,

能用毛笔写中国的楷字和行书
,

还能弹奏中国的七弦琴
。

于右任先生也出席了这次集

会
。

东道主是古琴家杨绍武先生和他的女儿
。

还有几

位四川古琴界的朋友
。

大家相继演奏了 自己最熟练的

名曲
。

徐元白先生演奏了古琴曲《普庵咒

冯玉祥先生那天带来自己用黑色木匣装着一具丝

弦古筝
,

他演奏了《高山流水

冯玉祥先生的演奏
,

不论指法
、

技巧
、

节奏
,

表
达能力和音乐的意境

,

都可以理解他在学习古筝的演
奏过程中

,

是经过一番勤学苦练过硬功夫的
。

因之才
能具有深厚的功力和修养

。

使在座的古琴家和音乐爱

好者们无不 四座皆惊
,

对他表示钦慕和赞佩
。

与会的

朋友们热情地要求
,

他从容不迫 自由自在地又 弹 了

《平沙落雁 》
。

他的记忆力很强
,

节奏准确
,

作为一位

业余的古筝演奏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
。

会后大家还一

起照 了像
。

我曾请教冯玉祥先生古筝的演奏艺术是怎么学来

的 他说 “ 我的老师是河南省南阳府的一位姓王 的老

道士 ,,

冯玉祥先生还是一位喜欢唱歌和很会唱歌的职业

军人
。

一 般清朝末年和辛亥革命后流传的爱国歌曲和

军歌
,

以及他自己亲自厘定和作词的军歌 多数采用

外国教会的赞美诗歌的曲调填词 乃至抗 日救亡 歌曲
,

他都能背诵如流
,

唱的节奏准确有音乐感
。

冯玉祥先生一九三 年中原大战失 败到
“ 九 一

八 ”
事变前后

,

曾一 度在山东太安太山影息读书
。

一

九三 三年夏季他在张家 口领导的察哈尔抗 日同盟军遭

到破坏后
,

再次影息在太山有几年之久
。

和太山的农

民群众
,

有着息息相关血肉相连的友谊
。

他能背诵太
山民歌的一 些曲调

,

他用这些民歌 曲调填上几首描述

樵夫
、

农夫
、

轿夫和洋车夫艰苦穷困生活的诗
。

这几

首民歌的歌词是
一 樵夫的儿子
“ 爸爸上 山去打柴

,

从早到晚方才回来
。

百斤柴来百里路
,

我得读书怎能发呆
。 ”

二 农夫的儿子
“ 爸爸扶楼娘前拉

,

五谷种子才种地下
。

天气焦旱雨不落
,

头肿牙疼二老急煞
。 ”

三 轿夫的儿子
“ 爸爸抬轿上太山

,

终 日劳苦牛马一般
。

上山下山两身汗
,

我得读书怎能偷闲
。 ”

四 洋车夫的儿子
“ 大哥拉车满街跑

,

终 日劳苦洋三 角
。

拉夫一 天几身汗
,

我得读书怎敢辞劳
。 ”

另外有三首描述“ 九 一八 ”
事变后所写的铁蹄下

逃到关内来的青年儿女
,

思念父母在家受欺凌
、

受欺

侮和逃荒要饭情景的民歌三首
。

名叫
“
爸爸在家

’,

一 “ 爸爸在家受欺凌
,

孩子们在外真是心疼
。

一 定打回老家去
,

救我同胞救我弟兄
。 ”

二 “ 爸爸在家受欺侮
,

孩子们在外真是痛苦
。

一定打回老家去
,

救我同胞救我父母
。 ”

三 “ 父母在家正逃荒
,

孩子们在外真是心伤
。

一定打回老家去
,

救我同胞救我爹娘
。 ”

一九四六年二 月
,

重庆的“ 较场 口 事件 ”后不久
,

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马润源
,

储声虹

等同学
,

发现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到音乐院去看望一位

陈老先生 教务主任陈田鹤的岳父 时
,

曾请冯夫人

对全校学生作过一次时事报告
。

后来又托我邀请冯玉

祥先生到校作一次有关时事报告
,

冯玉祥先生慨然应

允
。

二月十七 日 ,

他用幽默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政治

内容发言
,

轰动了整个青木关学生界
。

除了国立音乐

院的全体师生外
,

国立音乐院分院
、

国立劳作师范
、

国立童子军师范
、

国立中央大学附中 甚至连在璧山

县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的进步学生们
,

也有些人

都不期而至
。

报告会结束时
,

又对在场的爱国青年们

演唱了他 自己作词的太山民歌
。

先唱了“ 樵夫的儿子 ”

等四首
,

声调哀惋
,

感情真实
,

吐字清楚
,

每一句话

都深深打动青年听众的心 弦
。

强烈地要求他再来一个
,

他又 演唱了太山民歌“ 爸爸在家 ”。

二月十八 日《新华
日报 》刊登出来

。

题为
“ 冯玉祥昨赴音乐院演讲和平建

国问题
。 ”

冯玉祥先生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多年的知

己朋友
。

抗战期间陶先生在重庆北赔草街子办育才学

校时
,

冯先生是一位有力的支持者
。

育才学校办了一

个音乐组
,

由贺绿汀主持
,

培养天才的儿童
。

著名抗 日爱国名将张 自忠将军
,

一九四 年五 月

一日闷忿习一权
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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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玉祥先生遗作
·

丘八歌与丘八

本文是 冯玉 祥先 生 年 在 重庆 时 所

作
,

现作为历 史文献重行发表以供读者参考
。

编 者

“ 丘八 ”
这两个字在中国一般人脑子里是很难听的

两个字、 实际上
,

在进步的国家
,

当兵是人人认为荣
耀的事

。

中国便不然了
,

社会上流行的歌谚是 “ 好铁

不打钉
,

好男不当兵 ”。

所 以 当兵 的人被人鄙视
,

被

人歧视
。

就是训练军队的人
,

过去也大多总把他们不

当人看待
,

总是想着他们越没知识越好
。

抗战以来
,

才把这种观念打破了
。

既然中国的丘八过去是处在那样的地位
,

所以丘

八歌在军队中并不发达
。

差不多一支歌子
,

唱个十年

二十年也不变样
。

现在不是还可以听见唱那 “ 还有张

翼德
,

当阳桥上登 ⋯⋯”的歌吗

我在书上曾经看到
,

戚继光亲自教士兵唱歌的事
,

也曾读过曾国藩编的许多军歌
。

我觉得这唱歌对于官
兵的身心以及其他方面

,

都有极大的益处
。

所以我在

训练军队的时候
,

自己编过许多歌子给他们唱
,

收到

很大的效果
。

我且分条写在下面

一
、

关于卫生方面
早晚的唱歌

,

可 以使他们肺量扩张
、

精神愉快
,

混身上下可以得到由内向外的一种舒展
。

丘八唱歌不

象少爷小姐唱着玩的
。

他们唱歌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用

上
,

有时唱得头上的汗都有黄豆粒子那样大
。

这种全

身肌肉血液的运动
,

能说对于他们的身体没有益处吗

除此而外
,

他们工作的时候也要唱几句 有什么难过

的事情
,

也要哼几声
。

池们的生活是单调的
,

有了歌

唱
,

对于他们仿佛是在沙漠中有了水一样
。

二
、

关于思想方面

我以为改善官兵的思想
,

歌唱是一种最有力的工

具
。

你为着改变他们一般的升官发财思想
,

你上一 百

次讲堂
,

不如教会他一支歌子有效
。

中国的士兵
,

不

识字的居多
,

你每天上讲堂给他讲“ 消极的 ”、 “ 积极

的 ”那一套
,

他只能听出是“ 烧鸡 ”或者“ 宵箕
”

你即

或讲得通俗一点
,

他不会记笔记
,

全凭脑子
,

总是记

不完全
。

你若能把正确的思想
,

用通俗的歌句写 出来
,

教他们唱
,

唱会了
,

管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
。

例如我

在国民军的时候
,

新兵入伍
,

首先教他一支“ 爱国歌
’, ,

使他一当兵就知道军民是怎样的关系
,

那他以后再不

敢欺压良民
,

扰害百姓
。

国民军在民众中得到的信仰

和爱护
,

我想这个歌子是有大的作用的
。

其他如主义的灌输
,

反帝反封建意识的培养
,

我

都采用军歌的形式
,

教育着他们
。

五原誓师以后
,

北

伐得以顺利完成
,

没有主义的熏染是办不到的
,

而他

们这种思想的具备
,

多半是由于歌唱中得来
。

三
、

关于教育方面

无论学习术科
、

内外勤务
。

我都用简单通俗的辞

句
,

编为军歌
。

这比操典使他们容易记忆
。

例如我在

国民军中编的《射击歌 》
、

《利用地形地物歌 》
、

《站岗

歌
· ·

⋯他们 只要学会了
,

便可随时警觉自己
,

一切

的动作
,

便有 了准绳
,

心 不慌
、

意不乱
,

进退 才裕

如
。

—这也要大半归功于这些丘八歌的
。

其他如普通常识方面
,

如破除迷信
、

提倡科学
,

我也有些歌子
。

最有意义的是一次我的军队往南边开
,

北边的军队对于舟船上的常识是欠缺的
。

有一个兵从

船边拿着小碗向江里舀水
,

身子一偏
,

船一歪
,

落在

水里淹死了
。

我听了这事
,

马上作了一首歌
,

叫士兵

们都唱
。

从此以后
,

他们再过江过河
,

便没有出过事
。

年 月

十六 日在湖北省宜城县十里长 山与日冠作战壮烈牺牲

后
,

他的灵枢于 同年七月移葬于重庆北赔双柏树梅花
山上

。

每年五 月十六 日张的墓地上都举行纪念会
,

全

是由育才学校音乐组 师生来奏哀乐和唱挽歌
。

一九四 六年五 月十六 日上午
,

我曾随同玛玉祥先
生到北赔 的双柏树梅花山

,

参加张 自忠将军殉国六周

年忌辰 的祭典
。

这时冯先生已决定当年秋天去美国考
察水利建设

。

正巧那年春天
,

在上海出版了我于一 九

四五年春天
,

译成的美国国歌《灿烂的星条旗 》
。

晚上

他要我教他学唱这首歌曲
,

还要我给他介绍这首歌曲

的历史故事
。

冯先生学的很快
,

只一个晚上就把第一

段歌词学会了
。

冯玉祥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五 月要到一艘民生公 司

较大的客轮“ 民联轮代 除了冯先生的家属和警卫 人员

之外
,

他把所有的船票都分赠给买不起船票和买不到

船票的朋友与家属使用
。

其中包括爱国民主人士李济

深
、

储辅成
,

画家徐悲鸿
、

吕斯 白
,

作家吴组细
、

王

冶秋
,

音乐家吴伯超
,

女诗人安娥和宗教活动家张雪

岩等
。

旋途中由张雪岩为主编创办了一张油 印的《民

族 日报》
。

我 曾写 了一 首
“ 民族进行曲”歌词

,

由吴伯

超写了一首民谣风 的进行 曲和伴奏
。

曾油印出来
。

冯

先生也及时学会了这首歌曲
。 “ 民联轮 ”的负责人曾托

人把它写成大幅五 线谱简谱合用的歌曲
,

装在玻璃镜

框里悬在轮船的大客厅中
,

以记念冯先生和他的民主

朋友们这次有意义 的旋行
。

一九五一年六月我由北京
去四川参加土地 改革时

,

再次 由宜 昌搭乘这艘客轮
“ 民联

’夕上行去重庆时
,

还看到那首歌曲仍 旧悬挂在船
上

,

全体船员们都会唱这首歌曲
。

解放以后
,

船上一

直流传着关于冯玉祥先生曾搭乘过“ 民联 ”轮的故事
,

成为船员们的美好回忆
。


